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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二旦有一朋友姓胡，
三年前问二旦借了三万块钱。

这位姓胡的朋友做了几年生
意，确实也风光了一阵子，但他
不是那种聚财的人，又是赌又
是玩的，很快就入不敷出了。二
旦见势不妙，连忙追着他要钱，
可那姓胡的从此不回家了，而
且要么关起手机，要么天南海

北地胡吹乱侃，一会儿说在西
安，一会儿说在洛阳，让人一头

雾水。钱要不回来吧，二旦的老
婆就整天为此吵得不得安生，
让二旦里外不是人。

一天临晚，二旦得到确切
消息，说这位朋友悄悄地溜回

家了。二旦叫上我，一起去找
他。他家住在五楼，我们一口气

爬上去，敲了半天门，可就是没
人应。“怪了，怎么会呢？”二旦
自语着，我们怏怏地下了楼。在
一楼，遇到了同学三毛，就说了
这事。三毛说，大概一个小时
前，确实看见姓胡的上了楼。一
听这话，二旦来了劲，决定呆在

三毛家守株待兔。
三毛和我们聊了一会儿，

便去睡了。我俩把电视机声音
开得低低的，灯都关掉，一人
站在门后监视楼梯，一人看电
视打发时间，一小时一换岗。
那晚，我们一会儿洗把脸，一

会儿抽根烟，真把那姓胡的恨
得要死。

终于，熬到了早晨快六点的
时候，听见了下楼的脚步声，轻
轻的，像做贼一样。我们凑在猫
眼前，把姓胡的脸看了个清楚。

二旦拨通他手机的时候，
我们走出了屋。
“喂，你好，你好。”二十米

外的他一边低声地说着，一边
快速地走着，“我在外地，马上
上飞机，你那个钱放心，回去就

给你，没问题，绝对没问题！”
“真的没问题？”二旦的声

音也提高了几分，“那你回头
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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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丫头上幼儿园起，我们就要求

她学讲普通话。各项工作都做了，比如创
造只讲普通话的环境，请她当小老师纠
正我们的发音等。这些努力有很大效果，
不过也闹出不少让人哭笑不得的笑话。

带丫头一起到菜场买鱼，正好碰到
一个女的带着和丫头年纪差不多的小
男孩。两个大人在挑鱼，两个小孩就聊

开了。回家上楼的时候，丫头很奇怪地
问我：“妈妈，你今天买的是什么鱼？”

我说是鲈鱼啊。
她长舒了一口气，说：“还好！”
我说：“怎么了？”
她眨眨眼睛：“你不知道啊，那个小

男孩的妈妈要给他买‘大便’鱼。”

想了想，她说的应该是 “鳊鱼”，
“鳊”字在普通话中本来是第一声，而
南京话里却是第四声。回家查了字典，
赶紧给她解释原因。

昨天又有个笑话。带她去吃米线，
点菜的时候，她看着墙上的菜谱，说想
吃辣鸡米线。只听到女老板对着厨房叫

了声：“一碗辣鸡米线给小朋友！”
找了座位刚坐下，丫头就对我咬耳

朵：“妈妈，你去厨房看看！”我说那里
不让顾客进去。她急了，说：“你要看的，
刚才我听到老板说，一碗‘垃圾’米线
给小朋友。”

好在香喷喷的米线端上来以后，她

也就忘了这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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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老孙钓瘾犯了，
想去钓鱼。到哪里去钓？自
然就近到玄武湖去解馋了。

吃过早饭，收拾好了渔

具，正要出门，宝贝孙子来
了。老孙一看见孙子，乐了，
连忙说：“乖孙，跟爷爷钓鱼
去，阿好啊？”
“好啊！我还没有看爷

爷钓过鱼呢。”
这老的就背着渔具搀着

小的，紧走慢走地来到了玄
武湖。老孙相中了一块铺满
荷叶的水面，在荷叶与荷叶
之间，有一茶盘大小的空
隙。俗话说“钓鱼钓眼”，他
就在这个空隙“眼”中打了
窝子，然后不慌不忙地取出

鱼竿、鱼钩、鱼饵、抄子、鱼
护等宝贝，放在一旁。

老孙拾掇停当，就一面
抽烟，一面逗孙子玩。鱼儿
进窝还有一会儿，这会儿不
能急。

老孙问孙子：“你爸爸
妈妈，今天干吗去啦？”孙子

一面捡树叶，一面有一句没
一句地答话：“加班！”
“两个人都加班？”
“都加班。爸爸说到国庆

节要去旅游，要爷爷奶奶一
齐去。”

老孙很开心，倒不是真

的要去旅游，而是儿子媳妇
的那一片孝心。正说话间，
窝里有鱼星了，而且越来越
密，这是个好兆头，窝里有
鱼了。

老孙急急地上饵，轻轻

地下钩，两眼紧紧地注视
着水面。不一会儿，浮子点
了一下，又点了一下，老孙
知道，这是鱼在碰钩。呵
呵，还挺狡猾的，并不一来
就咬钩。

又过了一会儿，鱼浮猛

地下沉，又很快就送出了水
面。几乎在这同时，老孙右
手一扬，只听水面哗啦啦一
阵响，一条 20厘米来长的
鲫鱼被拖上岸了。爷孙俩很
快将鱼放入鱼护中。

孙子这时不再到处张望

了，他要看爷爷钓鱼呢。“爷
爷，那水里怎么有一块牌

牌？”
老孙“嗯嗯”了两声，眼

睛可不敢望别处。
孙子不依不饶地问：

“爷爷，那牌牌上写的什么
字啊？”老孙拗不过孙子，
只好抬起头来，看了一眼湖
中的木牌，一个字一个字念
给孙子听：“爱护湖产，偷
钓可耻！”
“什么是湖产啊？”

“ 就 是 这 湖 里 的 东
西。”
“鱼也是湖产吗？”
“当然是啦。”
孙子愣在那里，过了好

一会儿，他走到鱼护跟前，
把鱼一下子放回湖里了。老

孙急了，说：“乖孙，你这是
干什么？”

孙子说：“爷爷，我不要
你可耻！”

老孙似乎没有站稳，身
子晃动了一下，然后慢慢地
一节一节收回鱼竿，抱住孙

子，在他的脸颊上狠亲了一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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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南京铁路中
学当校医，一次带着学生去江浦 “学

农”，走过一条小河边，看见一座极小的
砖房。人们说那是旧时保佑一方平安的
土地庙，现时成了告示栏。

果然，小屋中央神龛的部位没了神
像，贴着大队开会的通知。神龛两侧墙
面被铲过，但还有模模糊糊的字迹，仔
细辨认，是一副楹联：“黄酒白酒你要

供，公鸡母鸡我不嫌。”额上横批：“有
求就应”。学生老师读了，轰然大笑。

不知这副联语是土地庙原先就有
的，还是破除迷信时人们写来调侃的笑
语。若是确系原有，正见得这位土地公
公倒也坦白；若系后者，则是题写者勘
破人情，为某些地方官造的像。

PQ"R


